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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世界

嘉庚小故事

陈嘉庚一生热爱社会公益，矢志扶

贫济困。他倡办教育，经营庞大的实业，

无暇顾及妻子儿女。

他和子女相聚的时间甚少。每年除

夕，全家团圆聚会，是他和妻子儿女在一

起的仅有机会。即使是在这终年难逢的时

刻，彼此见面也不过一小时。相见时，互相问

安，拜年，别无他话。

陈嘉庚很少主动和儿女说话，儿女也

害怕和他说话。在儿女眼里，他十分严肃，不

笑，也不逗乐。他不训斥儿女，但，儿女们都莫

名其妙地怕他。儿女们小时，一听父亲回来

了，就争先恐后地躲开，藏到房间里。

抗战时，儿女们都长大成人。陈嘉庚

常年住怡和轩俱乐部。有一次，他病了。

整整一周感到不舒服。那时，他的五子陈

国庆也在俱乐部帮忙筹赈。他告诉兄弟

们父亲身体欠安，要他们去看他。三个大

哥都不敢去。由于国庆一再坚持，三人才

由国庆领着到怡和轩看望父亲。但当爬

上二楼楼梯顶时，他们又犹豫起来，不敢

再往前挪步。最后，国庆带路走在前面，

才继续上楼。那时，陈嘉庚正靠在阳台上

一沙发上，听到脚步声，便唤国庆的名

字，问他谁来了。国庆上前，告诉他：三个

哥哥听说他身体欠安前来看他。

三个儿子借机齐声问了一声“阿爹，

你好些了吗？”

陈嘉庚点点头，“嗯”了一声。

谁也没有再多一句话可说。

父子之间，彼此相见，如同陌路，确

是怪事。这都是陈嘉庚一心扑在事业上，

父子很少接触所致。

□陈经华2020 年是我回国 60 周

年。在这 60 年里，我从一个

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经历

了排华、三年困难、文化大革

命、改革开放，不论顺境或逆

境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中国

人。虽然我很想念我的出生

地印尼，但如果让我再次选

择，我还是会选择回国。用现

在流行的话来说：此生无悔

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

我出生于印尼的棉兰

市，母亲是土生华人，父亲则

是从福建地区过番（到南洋）

谋生的中国人。那时父亲的

生意做得不错，家里有佣人

有司机，童年与少年的我衣

食不愁。物质生活上的富裕，

却不能代替精神上的压抑。

因为信仰、肤色的不同我们

会被白人的孩子嘲笑。父亲

参加了庆祝“十一”游行，上

午参加的活动，下午就有警

察上门盘问。后来印尼当局

排华加剧，加上父亲病重，想

着叶落归根。于是 1960 年 8

月，我的父亲带着全家从印

尼的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启

程，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

在厦门安顿下来后，我

就在集美侨校开始补习中

文，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能吃饱饭就很好了，副食品

少得可怜，我第一次尝到了

饥饿的滋味。在这么困难的

时期学校依然保证每个学生

的粮食定量与少量的副食品

供应，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祖国的温暖。一年后我跟补

习班的同学参加了考试，一

个多月后收到通知，我被上

海的学校录取了。当时考的

是什么学校，读的什么专业，

一切按分配。

1961 年的秋天我离开

父母去上海读书，毕业后留

在了上海工作。参加工作没

多久后，就遇上了文化大革

命。在那极左的年代，我们与

海外的通信完全中断了，又

因我不愿参加造反派，不久

之后我从一名技术员变成了

一名工人，所幸工厂的同事

们都对我不错，我并没有吃

太多的苦，在那动乱的年代

里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

恢复了原职，在 80 年代初

举家调回了厦门，在第七塑

料厂工作。适逢技术引进，

我与同事又一起去日本考

察生产线，引进了国内当时

还不多的聚乙烯生产线，我

终于能学有所用了。

回到厦门后不久，厦门

印联会成立了。我得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参加，并常年担

任了联络员与苏北同学会的

理事。工作中我热心会务，常

常将自己所在小组归侨遇到

的问题及时反映到印侨联。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大力支持市政府

的侨务工作。我住在华侨新

村老别墅，因历史原因有些

老别墅的主人出国，房子虽

请亲戚照管，但都委托我帮

忙照看。近年来有些房主和

亲戚回国探亲，对一些政策

法规不太清楚，我都主动将

了解到的国家政策法规对

他们讲解。二十年如一日，

我带动家人主动协助社区

向街坊邻里宣传政府政策，

为邻里排忧解难，经常把自

己家提供作为老归侨的聚

会点，组织原华侨新村的华

侨同胞们参加“老侨说”的

茶话会。在 2019 年 10 月厦

门市侨联召开的“最美侨界

家庭”表彰座谈会上，我的

家庭获评“文明新风”家庭。

2017 年年底，我大病一

场（中风了），在我与病魔斗

争的时候，厦门印联会及时

送来的关怀与慰问金，让我

再次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侨友的关爱。如今我年事已

高，又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

过多地参与侨务工作，不过

让我欣喜的是现在我的孩

子们已经能接过我工作。

回顾这 60 年，我经历了

很多，但不论身处何种境

遇，我都坦然面对，因为我

知道我的祖国从不会抛弃我

们。祖国就像母亲一样张开

双臂为每个孩子遮风挡雨。

□陈福星

在阿拉斯加看北极光
□李世平

阿拉斯加是美国面积最大、

人口最少的一个州，有 170 多

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新疆面

积略大一些，人口只有 70万，到

冬季则只剩一半居民。这个号称

是目前地球上有人口居住的最

干净、生态保护最好的地方，据

说是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府

花 700 多万美金从沙俄手中买

来的，现在看来价格相当便宜。

以追逐、观赏北极光的名

义，我从加拿大温哥华码头登

上五星级的邮轮，开始了遥远

的阿拉斯加之旅。先邮轮航行，

然后换乘汽车至阿拉斯加内陆

中部的费尔班克斯，那里被誉

为“世界北极光之都”，是地球

上最适于观赏北极光的地区，

也是所有世界欣赏极光著名城

市中，最接近北极圈的一个。作

为游人，毕竟是匆匆过客，刚好

能碰到短暂的极光的出现，多

少还是要靠点运气的。当然，前

往费尔班克斯的水陆行进中，

还有包罗万象的世界级的自然

风光，既有雄奇壮丽的冰川雪

山，也有了无尘埃的天空海洋，

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民俗风

情。这一路，令人期待。

时值九月，高纬度的阿拉

斯加已是深秋，而我所乘坐的

这条邮轮航线也将是最后一

班，因为约半个月后，阿拉斯加

将进入漫长寒冷的冬季。

邮轮沿加拿大沿海内湾向

西北方向航行。群岛罗列，峡湾

旖旎，经过的一些小城镇很有

特色。

阿拉斯加最南端的城市科

奇坎，以鲑鱼之城而闻名。宁静

优美如画的港口，有一个建在

高脚柱上的滨海区，著名的小

溪街就是昔日红灯区。溪面浮

现两岸木屋的倒影，清晰可见

小城边溪流鲑鱼争相追逐。

朱诺是阿拉斯加州首府，

100 多年前阿拉斯加著名淘金

热就是由此开始。在市区 20公

里处，有一处巨大的冰川和湖

水构成独特的景观，在湖边步

道漫步，与冰川近距离接触，真

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史凯威小镇曾是淘金潮

的门户。我坐上一列保持着百

年前风情的小火车，到达淘金

地点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山脉。

当年在这气候恶劣的荒野大

山，有许多淘金者再也无法踏

上归路。

阿拉斯加有上万处大大小

小的冰川，汇集了地球上各种

冰川形态。邮轮驶进著名的阿

拉斯加冰河湾，被誉为“大自然

最伟大的奇景”的大太平洋冰

河、玛格丽冰河、学院府冰河依

次出现在我眼前，垂直冰崖所

崩裂下来的浮冰，点缀在冰河

湾上，成了海上晶莹的冰雕。这

是阿拉斯加东南方最纯净壮丽

的自然景观。

邮轮最后在惠提尔码头靠

岸，结束了 8 天的巡游。接着，

我乘车浏览了阿拉斯加最大城

市安克雷奇市和拥有北美洲第

一高峰的迪那利国家公园。3

天后，抵达费尔班克斯———美

洲最北的城市。

这几天我暂时没有想念北

极光，因为沿途几百公里的道

路两旁和原野，有一望无际的

金黄色桦林，山坡地则被蓝草

莓覆盖，大片的紫红色彩一直

绵延至天边。醉人的色彩与加

拿大东北部 800 公里的红枫

林一样，在秋日竞相争艳，不

分伯仲。我知道，这灿烂热烈

的辉煌持续的时光不会太长，

过几天，无情的冬雪将会把一

切变成黑白。于是，我一路赞

叹，唏嘘，浸淫在金黄紫红的

世界，并贪婪地将一切色彩收

入镜头。

晴朗的夜空条件下不一定

就有北极光可看，阴天则毫无

希望了。初抵费尔班克斯，天空

还真盘桓着一大片云层。不过，

旅馆服务员却说今晚可能“有

戏”，我不抱希望，早早上床睡

觉了。

半夜约 11 时 30 分，床头

电话声响起。这是“暗号”，告知

已有北极光造访迹象。我迅速

从温暖的被窝爬起，用 30 秒的

时间穿好应对零下 5 度的衣

服，冲出房外。

一片空旷地里，早已站了

许多翘首以盼的游人。天空已

无一丝云层。几棵白桦后面，一

道浅白暗淡的光团正在出现，

似云似雾，是否北极光不得而

知。听有人说，用相机慢速度拍

一下，这团光影若呈蓝绿色，即

为北极光。我拿出数码卡片

机，搁置在地上，用小石块架

着朝向天空，试拍了 2 张，哈，

图像果然呈蓝绿色。此时是

11 时 50 分。这条光团慢慢变

粗变亮，接着又变成扭曲的线

条闪动，如青龙飞舞。接着，奇

迹终于出现了———黑暗的天

空不知从哪里冒出无数的青、

绿、紫颜色的光影线条，并且

在线条边缘还附着许多环绕

跳跃的弱光带。180 度的天幕

一瞬间布满了强烈的各色奇

光幻影。此时，我简陋的相机

已无法胜任记录这一场景。伴

随着周遭人群的欢呼声和惊

呼声，我干脆不拍了，躺在地

上，感受这一生中可能很难再

看到的梦幻之境。

有的人，比如，我，总是跨

越千山万水，就只为目睹或亲

历那短暂珍罕的瞬间———清晨

珠穆朗玛峰尖上一抹金色的阳

光，南极大陆巨大冰川边缘崩

裂时一声巨大的轰鸣，北冰洋

上突然跃起的鲸脊黑色厚重的

弧形线，还有，今晚阿拉斯加夜

空中神秘的北极光……


